
湖 边 走 走
张帮俊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虽不是智者但比较
喜欢水。我所在的城市安徽巢湖，中国唯一一个
以湖名命名的城市。

曾经的五大淡水湖的老末，虽没鄱阳湖、洞
庭湖那么大的名气，但是，巢湖也风光秀丽，楚
楚动人。凭湖听风，观湖听涛，临湖而行，成为最
浪漫惬意的风情。

一年四季，湖边呈现不同的美。 相对而言，
我比较喜欢秋天的湖。成熟之美，收获之乐。沿
着湖边路行走， 犹如走进一幅美丽的画卷之
中。 湖中有岛，乃姥山岛，陷巢州的古老传说，
让其更增添了神话人文色彩。 岛在湖中央，乘
船渡岛，岛上有塔，高耸入云。 其实，看塔还是
远看最美，湖的衬托，塔的身影，再有遥远处青
山背影，海鸥翱翔，静动，远近，画面的视觉感特
别悦目。

依托自然资源，湖边建起一些湿地。水草肥
沃，柳枝荡漾。 久违的水牛在草滩上吃草，尾巴
悠闲地摆动着。白鹭更是迈着大长腿闲庭信步。
互不打扰，平安相处，是那样和谐。蒹葭苍苍，白

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芦苇总会出现在
湖边，只是多与少。 芦花注定是与风有缘。 风是
情的使者，它让芦花荻荻，风中守望。 以前，湖面
中偶尔会飘来一艘腰盆船， 原来是有人来撒网
逮鱼。 现在保护生态环境，实行十年禁捕。 靠打
鱼为生， 生活在船上的渔民也搬到陆地， 改行
了。原先群帆渔歌的盛况成了往事。野生湖虾鲜
鱼，市民也暂时享受不到口福了。

有湖就有村庄，湖边而建的村庄，很多还是
上世纪的红砖瓦房。村口的草垛、水井、老树、喜
鹊窝、石凳，都是很多人乡村记忆里熟悉元素。
正值稻子收割，红薯采挖时节，村民在忙碌着，
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村民是淳朴热情的，弄
几个红薯给我，或者，到家里歇歇，喝点水。 其
实， 久居城市， 反倒是有些羡慕他们的乡村生
活，种几亩田，养些鸡鸭，吃的都是健康食品。或
许，返璞归真才是最本质的美好幸福。

临湖而行，是心灵的净化。 看到的是景，触
摸到温度，丈量到湖的厚重。 与湖的邂逅，也是
一种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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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万象

人生百味

仙 人 掌
王 辉

老刘要随儿子去国外定居了。出发
的前一天，老王提着礼品去看他。 老刘
对老王说：“我本不想出去，可儿子几次
三番劝我，说我年纪这么大了，一个人
留在国内，做子女的不放心。 我便答应
去住一阵，如不习惯，再回国便是。 ”

临别之际，老刘从阳台上拿来一盆
仙人掌， 说：“我没什么好东西相赠，这
盆仙人掌就交给你照料了。它陪伴了我
多年，年年开花，有了感情，只是飞机上
带着不方便，就拜托你帮我照料了。 或
许哪天我还会回来。 这花好养活，不用
太费心浇水。”老王不好推辞，就接了下
来。

老王对这株仙人掌并不怎么上心，
甚至觉得它有些丑陋，随手将它安置在
院中不起眼的角落里，之后便很少去留
意它。有一回，老王无意间发现，这株仙
人掌竟在角落里默默地生长，不仅比刚
来时大了许多，还更加厚实翠绿，甚至
中间还抽出五抹嫩黄的新芽。这让老王
颇为惊讶， 心中也不禁生出几分感动。
他连忙拿起手机，记录下这一刻，并将
视频发给了远在海外的老刘。

老刘收到视频后， 难掩激动之情。
他告诉老王：“好兆头啊！往年这时候仙
人掌只抽二三株新芽， 今年竟抽了五
株，预示着今年将开花更繁盛。 等花开
的那一天，别忘了给我发视频。”老王欣
然应允，并将仙人掌移到了阳光最充足
的地方，开始悉心照料起来。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学校放假
了。 小孙子像往年一样，来到爷爷家过
暑假。 他一进院子，就被那盆仙人掌吸
引了目光，好奇地问爷爷这花是从哪里
来的？ 老王笑着告诉他：“是你刘爷爷

的，他去国外了，让我帮忙养着。他还常
常问起你呢，夸你机灵聪明。 ”孙子听
了，眼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问：“那刘
爷爷还会回来吗？ ”老王抚摸着孩子的
头，温柔地说：“会的，刘爷爷一定会回
来的。 他这么喜欢这盆花，怎么可能不
回来看看呢？ ”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院子里忽然响
起了孙子兴奋的欢呼声。老王连忙跑过
去一看，只见仙人掌竟然开花了！ 而且
是五朵花同时绽放，绚丽多彩，美得令
人窒息。 老刘惊呆了半天，猛想起要给
老刘发视频，摸了摸口袋，发现手机不
在，赶紧回屋取手机。

老王在屋里，又听见孙儿大呼小叫
起来：“爷爷，快来看啊，又飞来了两朵
花。 ” 他急急忙忙拿了手机跑出来，一
看，哈哈，原来飞来了两只蝴蝶，一白一
黄，围着花朵翩翩起舞，像是在跟仙人
掌花争芳斗艳，为这美丽的画面又增添
了几分生动。 老王兴奋不已，刚要拿起
手机准备拍视频，手机响了，老王一看，
说：“是你刘爷爷打来的。他知道到今天
要开花了。 ”孙子一听是刘爷爷，忙说我
来接， 从爷爷手里拿过手机， 大声说：
“刘爷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仙人
掌开花了，开了五朵金花，还引来两只
美丽的蝴蝶，可热闹了。 你快看视频。 ”
说着切换镜头，对准仙人掌，“刘爷爷你
看见了吗？美不美啊？”那边老刘激动地
说：“看见了看见了，真是美不胜收啊。 ”

大家就在一起开心地赏着花，孩子
忽然问老刘：“我爷爷说，你知道仙人掌
今天要开花了， 你在国外是怎么知道
的？ ”老刘沉思片刻，深情地说：“我虽然
身在国外，但却是根连根，心连心。 ”

第 一 名
马明建

王大娘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性格
太要上， 无论做什么事都想比别人强。
如今王大娘退休了，主动承担起了照顾
孙子壮壮的责任。 不过，壮壮也很替王
大娘长脸， 每次考试总分都是全班第
一。 这让本来就要上的王大娘很风光，
见人就炫耀自己的孙子聪明。

但是， 有一次壮壮却考了个第二
名，被一个叫飞飞的女孩子把第一名抢
走了。 见惯了孙子得第一名的王大娘心
理很不平衡，心想一定是中间出了什么
问题，于是她专门到学校找到壮壮的班
主任，提出来要看壮壮的考卷， 找找壮
壮没考好的原因。 王大娘在数学卷子
上看到了壮壮的一个错题， 仔细一看，
那个题很容易， 按道理壮壮不应该错。

王大娘回家后为这事问壮壮 ， 壮
壮说他是因为马虎才做错了， 王大娘
告诉壮壮下次再考试不要马虎了， 试
卷做完后要仔细检查一遍。 壮壮答应
了。 可是， 再次考试时壮壮又考了个
第二名， 第一名仍然是飞飞。 王大娘
接受不了， 不想着是壮壮的原因， 而
是想着飞飞在考试时作了弊。 当王大
娘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班主任时， 班主
任说: “飞飞是个好女孩， 学习也很踏
实， 不可能作弊。”

王大娘不相信班主任的话，直接来
到飞飞家。 开门的也是一个老太太，是
飞飞的奶奶。“你们家飞飞呢？” 王大娘
问飞飞奶奶。奶奶把正在写作业的飞飞
叫了出来。见到飞飞，王大娘也不客气，
直接问:“飞飞， 你这两次考试有没有作
弊？”“没有啊。”飞飞回答。“那为什么我
们家壮壮以前都考得比你好，这两次都
被你抢去了第一名呢？” 飞飞还没回答
王大娘的话， 奶奶在一边看不惯了，她
生气地对王大娘说:“王姐， 你怎么能这

样说话，难道只能让你们家壮壮考第一
名，我们家飞飞就不能考第一名？你们
壮壮能考第一名就是靠的真本事，我们
飞飞考了第一名就是作弊了？你这是什
么逻辑？” 飞飞奶奶的一番话说得王大
娘无言以对，只能回家教训壮壮。壮壮
答应她下次一定考好。

可是， 再次考试时， 壮壮竟然考
了第三名， 第一名还是飞飞， 第二名
还是一个女孩子， 叫齐齐。 王大娘比
之前更生气了。 她正要责骂壮壮不争
气时， 接到了班主任的电话， 让她去
学校一趟。

王大娘想着班主任一定是为了壮
壮成绩下滑的事找她谈心， 先做好了
心理准备。 来到办公室后， 班主任问
王大娘 : “知道壮壮这几次为什么考不
好吗？” 王大娘以为班主任要埋怨她，
先自我批评 : “可能是我最近管他得不
严吧。” 班主任摇了摇头 ， 说 : “他是
故意考不好， 故意让飞飞和齐齐考得
比他好的。” “为什么？” 王大娘惊讶
得张大了嘴巴。 “你也许不知道， 飞
飞的爸爸两月前出了车祸离开人世 ，
齐齐的妈妈上个月诊断癌症晚期。 你
的孙子壮壮同情她们两个， 才故意考
不好，让她们超过自己，以抚慰她们受
伤的心灵。 ”“你是怎么知道的 ？ ”王大
娘眼圈已经发红。 “你看看这个。 ”班
主任拿出壮壮的日记 ， 继续说 :“我也
是无意之间发现的 ， 那天放学后 ，我
看壮壮的课本没整理好 ，帮他整理时，
看到他的日记，随手一翻，发现了这个
秘密……”王大娘拿着日记本的手开始
不断地颤抖，眼泪也流下来了。

从此后，王大娘再也不计较壮壮在
班上是不是考第一名了， 因为在她心
里，她的孙子永远都是第一名！

庙 台 腊 菜
陈立松

作 家 高 晓 声 说 ： “ 什 么 叫 文
化 ？ ———吃东西也是文化。 ”看到某些
吃的东西渐渐地从一代人眼皮底下消
失，心里不免有些许伤感 ，比如庙台腊
菜。

腊菜到处有 ，但是 ，贴上庙台这个
地名标签，就有了乡愁的意象。 家住寿
州之南的保义镇 ，素有“晒网滩”之称，
据老人们说，“晒网滩” 比寿州山还高
“三尺三”，用水难可想而知。 而庙台，只
是“晒网滩”上的一个村民组，是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生产队。 最近，走访
八十高龄的常纯芳老人，我才对庙台腊
菜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它不仅仅是一
个咸菜， 它是农耕时代农村人的命根
子， 可以说腊菜是农村人的 “患难之
交”。

既然是 “患难之交 ”，那就不敢忘 。
算一算 ， 庙台腊菜也有 600 余年的历
史。 “晒网滩” 有一支人是洪武十四年
（1381 年）从怀远迁徙而来，系明开平王

常遇春从弟常荣的后裔。 他们迁到“晒
网滩”一个叫庙台的地方繁衍生息。 民
以食为天，种高粱、豆子等收入低，常家
人就开始种腊菜。 腊菜不但产量高，而
且腌制后可以长期保存 。 生熟皆可食
用，是苦难农民离不开的就饭菜。 因此，
百姓给腊菜起了雅俗共赏的名字 ：“打
不离”“月黑头”“硬眼上”等等。 贫穷年
代，除了腊菜，还能吃什么？ 所以，打也
“打不离”；家里来了客人 ，没有再好的
菜往桌上端， 还是要上一道菜 ：“硬眼
上”。

清代美食家袁枚在 《随园食单》里
有腌冬菜的记载：“腌冬菜、 黄芽菜，淡
则味鲜，咸则味恶。 然欲久放，则非盐不
可。 常腌一大坛，三伏时开之，上半截虽
臭、烂，而下半截香美异常，色白如玉 ，
甚矣！ ”袁枚说的冬菜是白菜，但与腌腊
菜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小时候就帮母亲
腌过腊菜。 腊菜晒好后，切碎，放在簸箕
里，放上适当的盐，反反复复地揉搓，直
到把腊菜揉出水分，才往坛子里放。 腊
菜放到坛子里后， 用擀面杖使劲鼓捣，
腊菜腌制后，水溢出坛子 ，把腊菜水撇
出来留着备用。 过两天后，腊菜坛子里
的水少后， 把原汁的腊菜水放回坛中，
密封坛头，十天后即可食用。 秋天腌的

腊菜， 也可以第二年开春才开坛食用。
如果第二年伏天开坛，坛口上面腊菜会
出现臭烂，与袁枚记录的腌冬菜出现臭
烂现象是一样的。

我是 1975 年上的保义初中， 早起
晚归。 学校离家十里地，中午在学校搭
伙吃饭。 那时候，学校食堂有菜，但是，
学生没有钱吃。 每个学生都会从药店花
五分钱买一个空药瓶子，用瓶子从家里
带点菜，把午饭将就过去。 中午，同学们
带的菜基本上都是腊菜。 所以，腊菜外
号叫“打不离”我记忆深刻。

任何一道菜的形成 ， 都离不开食
材，庙台腊菜也不例外。 庙台腊菜选用
的就是当地的腊菜品种，有别于 “雪里
蕻”。 李渔在《闲情偶寄》里说：“世人做
菜之法，可称百怪千奇，自新鲜以至于
腌糟酱腊，无一不曲尽其能，务求至美，
独于起根发轫之事缺焉不讲 ， 予甚惑
之。 其事维何？ 有八字诀云‘摘之务鲜，
洗之务净。 ’务鲜之论，已悉前篇”。 由于
淮南地区气候湿润，庙台腊菜含水分较
大。 这种腊菜生长期有 80 多天，采收老
了，腊菜有横丝，不脆；采嫩了，腊菜容
易腐烂。 不老不嫩的腊菜采收后，先晾
晒水分，清洗后即可腌制。

我走访常纯芳老人时， 老人家说，

他小时候庙台的庙已经不在，但遗址尚
存。 他父亲告诉他，庙里供奉的是恶神。
为什么要建一座供奉恶神的庙，他的父
亲也不清楚。 他知道，小时候庙台这个
庄子里家家都有几口大缸或大瓮，是春
秋两季腌制腊菜容器。 可见，庙台腊菜
不仅仅留着自家食用， 还要出门销售。
腌制腊菜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腊菜不但
要生长旺盛，腌制前要清洗洁净 ，因为
是入口之物。

李渔在《闲情偶寄 》里说 ：“疏食之
最净者，曰笋……其最秽者 ，则莫如家
种之菜。 灌肥之际，必连根带叶而浇之；
随浇随摘，随摘随食，其间清浊，多有不
可问者。 洗菜之人，不过浸入水中，左右
数漉，其事毕矣。 孰知污秽之湿者可去，
干者难去，日积月累之粪 ，岂顷刻数漉
之所能尽哉？ 故洗菜务得其法，并须务
得其人。 以懒人、性急之人洗菜，犹之乎
弗洗也。 洗菜之法，入水宜久，久则干者
浸透而易去；洗叶用刷 ，刷者高低曲折
处皆可到，始能涤净无遗。 若是，则菜之
本质净矣。 本质净而后可加作料，可尽
人工，不然，是先以污秽作调和，虽有百
合之香，能抵一星之臭乎？ ”李渔这段话
犹如为庙台腊菜整个工序量身定制的
一样。

山间清风
郑显发

在繁忙的都市中，小刘是众多推销员中的一员。 他身材不高，
但眼神里总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锐气。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
窗帘洒在他的床头时，他已经整理好自己的推销包，准备开始一天
的工作。

与其他同行不同，小刘不满足于只在市内推销。 他经常驱车前
往偏远的山区，那里的道路崎岖不平，有时甚至需要步行数小时才
能到达一个村庄。 但他从未抱怨过，反而乐在其中。 他说：“这些地
方的人们同样需要我们的产品， 而且他们的热情和淳朴让我感到
温暖。 ”

有一次，小刘来到了一个名叫青松村的小山村。 这里的居民大
多以种植茶叶为生，生活简朴而宁静。 村里的老人们坐在大树下乘
凉，孩子们在溪边嬉戏。 小刘的到来引起了他们的好奇，他们围拢
过来，听他介绍洗洁精的好处。 小刘不仅展示了产品的效果，还耐
心地教村民们如何正确使用， 甚至帮忙清洗了几个特别脏的锅碗
瓢盆。

日落时分，一位老妇人端来了自家做的玉米饼和山泉水，感谢
小刘的帮助。那一刻，小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他知道，这
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推销，还是一次心与心的交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刘的故事在同行中传开了。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效仿他的做法，到偏远地区去推销产品。 他们发现，虽然路途
遥远且充满挑战，但那里的人们更加真诚、热情，而且市场竞争也
小得多。

一年后的一个冬天，小刘再次来到青松村。 这一次，他不再是
一个人。 他的身后跟着几位年轻的推销员，他们是来学习经验的。
小刘微笑着迎接他们， 然后一起走进了那个熟悉的小村庄。 在那
里，他们不仅分享了销售技巧，还体验了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故事以小刘和他的团队在青松村的一次简单而温馨的晚餐结
束。 桌上摆满了村民们自制的食物，空气中弥漫着欢声笑语。 小刘
看着这一切，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满足。 他知道，这就是他一直追求
的生活———不仅仅是销售的成功，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理解。

29 和 31
晓 奕

那天晚上江南找我出来聊天， 一不小心就谈到了年龄这个话
题上。看得出来，他很是焦虑。他对年龄的焦虑远大于生活本身。其
实他真的不必这样，论年龄，我比他还大 2 岁，真要焦虑，也应该是
我才对。

我俩是校友，我比他大三届，我上大四的时候他刚好入学，平
时他都喊我师哥。 恰巧他毕业时又来到了我的城市，所以我俩走得
很近。 周末偶尔小聚，吐槽一下职场发生的事，当然更多的是坐在
一起喝喝咖啡，安安静静地……

他说过，为了能够留在这座城市，和心爱的人一起喝奶茶，他
整整用了十六年的时间。

他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读书是他走出大山唯一的出路。
其间他也想过放弃， 但只要看到家里糊满报纸的四壁和厨房里总
也吃不完的大白菜，他就又有了动力。 他还发现，答对一道题目，竟
然也可以和别人手中的玩具一样，收获许多令人艳羡的目光。 就这
样，在学习这条路上他终于熬出了头。 然而工作后的他却发现生活
中的很多问题，无解。 他慌了。

大学毕业那年， 他给自己制定了人生规划———先在现在的岗
位上实干几年，攒点儿钱，然后转行当一名记者或者是电视台的主
持人。 29 岁成家。 我问他为什么定在 29，他说因为三十而立，29 还
不成家，30 就立不起来了。 他认为 30 岁是个门槛，要想迈过去，就
必须在这之前把所有必需的条件准备充足。

他找我的那天晚上正好是他大学毕业的第 6 年。 他 29，我 31。
他说他很是失败，毕业这么多年，工作没起色，也没当上记者，

还没成家，一事无成。 转过年就 30 了，看样子是立不起来了。 他很
自责，言外之意是没有活成家人希望看到的样子。

我说我都已经过 30 了，都不知道“立”起来之后的人生应该是
个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迈过去的，好像那一年和以前并
没有什么不同。 就像以前我们总是把跨年看得特别重要，去看演唱
会， 看烟花表演。 后来发现 12 月 31 日和 1 月 1 日并没有什么区
别，很多时候是睡一觉就过去了。 我说你不用那么紧张，也不用那
么自责。 他笑着问我是不是到了 31 岁还是会和 29 岁一样，一无所
有，我说如果你还这样定义“而立”的话，那四十岁你也很难“不惑”
了。

那天我们聊到很晚。 他面对的谜题，一如当年的我。 我大着胆
子说，他大着胆子听。 那一刻，仿佛一枚漂流瓶正在穿过时间的河。
而我向那河里的倒影望去， 我也同样是很多前辈写在瓶中信的收
件者。

胡你周全
彭 涛

飞机降落在 Y 城机场时， 天已经黑了。
老曹等在机场出口处， 旁边还站了一个汉
子， 五十来岁， 身材敦实， 短发上指。

“老胡 ， 我的好兄弟 ， 你来 Y 城这几
天， 老胡全程陪同。” 老曹拍了拍汉子的肩
膀。

“你好， 欢迎来 Y 城！” 老胡伸出的右
手很有力， 与他的长相很匹配。

“你好！” 我也伸出右手与他握手。
接着 ， 我上了一辆迈腾 ， 老胡开车 ，

老曹副驾驶， 我坐后排。
坐在车里， 我心中有些说不出的疙瘩，

也许是因为老胡这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这
次西北之行中， 令我有些意外。

晚饭很丰盛， 水果有五六样， 牛羊肉
有凉拌的、 水煮的、 烤的、 炒的， 满桌飘
香。

“来 ， 今天咱们来点儿本地小老窖 ！”
老曹给我倒了杯酒， 接着又把自己的杯子
满上。

“怎么就两杯？” 我看了看老胡。
“他呀， 最好别让他喝酒， 不然这点儿

酒还不够他一个人喝 ！” 老曹也转头看了
看， 笑得很有深意。

“哦 ， 我开车 ， 不喝酒 ， 我喝红茶 ！”
老胡表情有些羞涩。

“来， 干杯， 大家都饿了！” 老曹举起
了杯， 两杯白的， 一杯红的， 碰到了一起。

这种小老窖我第一次喝， 不知道深浅，
只是轻轻抿了一口， 酒味绵柔， 很香， 是
好酒。 老曹第一口， 也是浅尝辄止。 老胡
喝的是茶， 但看起来也像喝酒一样， 甚至
还咋了咋嘴。 我心想， 这个老胡， 还真是
挺会喝酒的， 能喝出红茶的感觉来。

晚饭后， 老胡开车把我送到宾馆。 第
二天一大早， 老胡的车就等在了宾馆楼下。

“早上好， 今天的行程很满， 来回小五
百公里呢！” 老胡一身休闲装， 头发明显搭
理过， 看上去挺精神。

我打开车门， 老曹已经在车里了。 车
也明显清洗过， 清新的空气让人感觉到舒
适。

“今天想吃点什么特色， 老胡来安排！”
刚上路， 老曹就安排起今天的伙食。

“大盘鸡吧！” 我听说大盘鸡是 Y 城的
特色。

“大盘鸡？” 老胡问了一句。
“对， 就大盘鸡！” 老曹把菜品定了下

来。
到了吃饭的地方， 老胡一个人走进了

后厨去点菜， 不一会儿他皱着眉头出来了。
菜上来以后不是大盘鸡， 是水煮鱼。

“怎么， 没有大盘鸡？” 老曹问。
“大盘鸡有， 只是那鸡不怎么样， 是冻

过的， 而且还不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战斗鸡，
朋友远道而来， 我怎么能用冻过的鸡来招
待呢？ 我看鱼是活的， 挺新鲜， 就凑合着
吃吧！” 老胡话说得很诚恳。 老曹也不好再
说什么。 我也为老胡的真诚感到暖心。

之后的几天， 我和老胡慢慢熟悉起来，

一路上老胡边开车， 边向我介绍 Y 城的风
土人情。 老胡车开得好， 平稳安全， 口才
也不错， 幽默风趣， 完全一个朴实大哥的
样子。

临要离开 Y 城的那天， 老胡说： “Y
城是个好地方， 特产也很多， 但是千万别
瞎买， 现在物流发达， 什么东西在当地都
买得到 ， 省得回家上飞机大包小裹不方
便！”

我没吭声 ， 但心里想着 ， 出趟远门 ，
总要给家人朋友带点礼物吧！

临上飞机时， 老胡送我到安检口， 递
给我一个红色的纸箱子 ： “都在里面了 ，
东西不多 ， 一份情谊 ， 欢迎下次再来 Y
城！”

我左手接过纸箱子， 右手与老胡紧紧
地握在一起， 那一刻， 感觉鼻子有点酸酸
的， 而老胡这堂堂的西北汉子， 眼圈竟然
也有点红红的。

“胡哥， 这几天谢谢你了， 对了， 你看
我都忘了加你微信了！” 我马上拿出手机扫
他。

“叮” 的一声， 手机上出现了老胡的微
信名———“胡你周全”。

光明使者 汪维浩 摄


